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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花人陪花人
□□周恒祥周恒祥

一个文友写了一篇文章，

谈到家里的花儿开了，大家都

是称赞一句就离开了，唯有老

母亲拿了一张板凳，坐在花儿

的旁边，一脸陶醉。母亲笑说：

陪花儿一会儿，花儿有人陪，更

舒心。这是多么动人的生活细

节，陪花人都有一颗温软的、充

满诗意的心。

我感同身受，是因为我也

是个陪花人。我儿时就陪过

花。炎炎夏日，我这位乡村少

年常常坐在村前的池塘边，痴

痴地望着碧水中的荷花。红蜻

蜓飞过来了，盘旋着，轻轻地降

落在荷花上。如诗如画，定格

着青涩的时光，让年少的我，对

未来充满遐想与期望。

慢慢长大，花儿一直给我

抚慰。

刚出来工作时，遇上生命

中的低谷，情绪一度消极。当

时单位的小院角落里有一丛月

季花，有一天月光如水，我凝视

着夜色里的花儿，发现身处角

落的花儿依然在努力地生长，

展示着美丽，我顿悟，我也要在

年轻的时候尽力地“盛放”，不

去计较环境，不去计较得失，安

心做事。陪花儿的过程，其实

也是我洗涤心灵的过程。

现在的我常与自己养的

花儿坐一坐，为花儿浇点水，修

修枝叶，花儿在风中轻晃，权当

是在对我点头

微笑。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

了，喘息一下，陪花坐一会儿，

这是属于我的奢侈时光。此

时，我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

么都不想。我的眼里只有花

儿，花儿的眼里也只有我。陪

花儿坐坐，浮躁的心渐渐安静

下来，“情绪垃圾”顺势丢掉。

陪花儿坐，就是我近在眼前的

一种“诗和远方”。

我爱看书，有段陪花儿的

话广为人知，我亦很喜欢——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

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

们很温暖……”

这是怀有一颗未泯童心

的汪曾祺先生写的，他自己忙

而不得闲陪花儿，又怕友人来

访不遇留下遗憾，告诉来客可

以陪花儿，于是，花儿与友人两

相欢喜。这是多么懂花的人

呀，心思多么缜密呀！

陪花的事儿古人也爱做。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

红妆。”苏轼怕在深夜时分花儿

会睡去，因此燃着蜡烛感受花

儿的美丽。我想，有人陪，花儿

定会有了精神吧，毕竟谁不想有

个知己呢？陪花人，心中有爱。

陪花儿，不一定要去打扰花

儿，静静地坐在花儿的身边，感受

花儿的气息，凝视花瓣的色彩，

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却有一种生

活情趣，这是多么纯粹的陪伴。

你也许不是陪花人，但世

间有很多美好事物，请你挑些

自己喜欢的为伴，把日子过得像

花儿般富有诗意。如此，凡俗的

生活中，你的心里会慢慢

开出雅致的花儿。

1998年年初，我们刚刚搬

到新楼上不久。有一天，妻子

对我说，想把姑接来住几天。

我欣然接受，连连说，好啊！一

个电话打过去，姑很乐意来。

那一年，她虽然已经 80 多岁，

身在他乡，家还是在故乡。到

了周末，我找了一辆轿车，去王

村把姑接了来。

我与妻子结婚之前，她曾

在王村住过一些日子，与姑的

感情笃深。姑那一辈就她一个

女子，妻子这一辈也只有她一

个女娃。

我结婚的时候，岳父岳母

已经不在了。据妻子说，岳父

姐弟三人，一个姐姐，一个弟

弟，岳父居中。岳父的姐姐，

也就是姑，长大后嫁给当村李

姓人家，生儿育女，在村里生

活很多年，丈夫病故后，她去

了王村跟着儿子生活。岳父

的弟弟自小有痨疾，没有成人

就走了。

我们结婚以后，姑是妻子

唯一的长辈，是那一辈中唯一

的亲人。姑是一个很干净的老

太太，也很和蔼，说话从不大

声，虽然腿有些残疾，但不影响

走路。

那些年，我上班，有时候出

去一天，很晚才回家。妻子没

有工作，在外摆小摊，赚点钱补

贴家用，也是早出晚归。大女

儿上小学，只有 4 岁的小女儿

在 家 陪 伴 她 。 那 时 ，小 女 儿

很 乖 巧 ，不 仅 负 责 她 姑 姥 娘

的吃药，还陪着她打扑克，消

磨 时 间 。 祖 孙 俩 有 说 有 笑 ，

其乐融融。

那时候，我在单位办公室

工作，琐碎事、突发事特别多，

天天忙得团团转。还时不时地

陪吃陪喝，大多晚上八九点才

回家。每次回到家里，只要不

是很晚，我都到姑的房间里，坐

在床沿上，攥着姑的手，与她说

说话。姑每次都很高兴，见人

总是夸我。

那一次，姑在我们家里住

了 40 多天，每天给我们做饭、

洗衣服，像一个超龄的保姆。

那些天里，她很开心，我们也很

快乐。

有一天，姑做饭的时候，不

小心把电饭锅当普通锅放到天

然气灶上做饭，烧坏了，她感觉

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从此嚷

着让我们把她送回去。我们千

说万说，没事的，不就是一个电

饭锅，楼下储藏室里还有好几

个新的呢。但她始终解不开这

个结，死活要回去。无奈，我找

车把她送回王村。

以后，每逢她的生日，我们

就去王村给她祝寿。见到我

们，她有说不完的话，问问这

个，问问那个，都是她的牵挂。

都说娘家侄，吸铁石。娘家侄

女，也差不到哪里去，一个样。

姑活了 90多岁，走了。现

在她去世也十几年了。自从姑

去世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

王村。

但我时常想起她，想起那

个眉清目秀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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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一天，导演

安蒂·斯潘能在跳蚤市场

闲逛时发现一些胶片。8
毫米的胶片每卷 4 分钟，

合 在 一 起 总 共 20 小 时 。

安 蒂·斯 潘 能 是 个 有 心

人，他一遍又一遍地查看

胶片上的人物和风景，花

费 6 年时间，最终还原出

胶 片 主 人 奥 伊 瓦 的 生 命

痕迹。

奥伊瓦是芬兰人，生

于 1911 年 12 月 29 日 ，父

亲早逝，他同母亲 、妹 妹

相 依 为 命 。 因 为 家 境 贫

寒 ，他 曾 在 叔 叔 的 农 场

打 工 维 持 生 计 。 成 年

后 ，奥 伊 瓦 以 机 械 师 的

身 份 参 军 ，战 后 复 员 做

了 一 名 游 轮 机 械 师 。 自

此 之 后 ，他 跟 随 游 轮 走

遍全世界。

奥伊瓦喜欢拍摄，胶

片 记 录 了 他 的 足 迹 和 人

生经历。在葡萄牙，一个

穿 粉 色 裙 子 的 小 女 孩 快

乐地奔跑在大街上，这让

奥伊瓦感到温馨，他急忙

按下快门，将小女孩幸福

的 笑 脸 定 格 在 胶 片 中 。

在阿拉伯，三个男孩闯入

镜头，其中两个有着黑黑

的皮肤，在他们的脸上看

不到一丝忧虑，另外一个

则懵懵懂懂。

在 波 涛 汹 涌 的 大 海

上，英俊的奥伊瓦紧紧抓

住帆船的绳索，浑身充满

活力。在埃及时，奥伊瓦

已不再年轻，夹克衫遮住

了他微凸的肚子，草帽挡

住 了 他 的 秃 头 。 他 一 个

人站在金字塔前，显得孤

独而又寂寞。在美国、泰

国、土耳其、中国、埃及，

奥 伊 瓦 的 身 影 出 现 在 世

界各地。

奥 伊 瓦 最 喜 欢 为 亲

人 拍 照 ，起 初 的 胶 片 中 ，

妹妹和母亲是常客，后来

就 只 剩 母 亲 一 个 人 了 。

在一段影片中，母亲沉沉

地躺在摇椅上，衰老又虚

弱，旁边的矮茶几上立着

妹 妹 的 遗 像 。 奥 伊 瓦 终

身 未 婚 ，妹 妹 早 逝 ，母 亲

随 后 也 离 开 人 世 。 在 生

命的大部分时间中，奥伊

瓦孤身一人，没有其他亲

人陪伴。

每隔一段时间，游轮

就 会 停 靠 在 世 界 的 某 个

地方。以前，奥伊瓦总会

买一张明信片，写上祝福

语 随 照 片 一 起 寄 给 家

人。后来，不知道该将明

信 片 寄 给 谁 ，左 思 右 想

后，他决定寄给自己。

他 用 活 泼 的 语 调 写

道 ：“ 我 在 什 么 地 方 呢 ？

看 照 片 吧 。 —— 祝 好 。”

落款是“我”。在南极，他

的 明 信 片 上 写 着 ：“ 这 是

来 自 世 界 尽 头 的 问 候 ！”

落款依旧是“我”。

2001 年 11 月 15 日 ，

奥伊瓦离开人世，他的相

机、胶片流入跳蚤市场。

奥伊瓦，这个仿佛不

存在的人，如果不是他恰

好喜欢拍摄，并且留下这

些胶片，他的生命痕迹将

湮 没 在 茫 茫 尘 埃 中 无 人

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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